由“森兰丸已经长成比信长大人还要高大健硕的武士了”“入口处较为窄小”“眼前的视线已经完全被正冷笑着拉开房门的森兰丸的身影占据”等措辞可推断，当森兰丸站在纸拉门门口时，室外众人的视线是被短暂遮挡的。而在切腹仪式前森兰丸上前关门这段遮挡的时间里，信长完成了与木偶的替换，考虑到现场陈设较简单，信长本人可以藏在屏风后（“内室的布局和陈设却颇为简单。除盔甲兵器外，甚至找不出一件金属器物”——避免了替换时发生的动静；等身木偶可能有些困难，不过因为光源只有一处，通过调整光源间的距离应当可以把控木偶投影的大小）。
之后由在幕后的南蛮人利用提前连接好的提线牵引操纵转身（原文“应是负伤的缘故，信长大人的动作显得有些迟钝”也侧面印证了非人体实操的不便和僵硬；宴会当日所穿的宽大和服可能是为了掩盖木偶与人身的身形差异，反复确认背后花纹则可能是为了保证前倾倒下时背部无异样）、切腹和将假头颅跳向具足手上的系列动作，并模仿声音说出诅咒。其中最关键的头颅部分则使用了信长的南蛮收藏品——给自己定做的蜡像（查了一些资料图像16世纪西欧的作品仿真度还蛮高的？在当时的混乱和恐慌之下应该足够吧）
表演结束拉开门，森兰丸和内室的火势将叛军逼出内殿，信长和南蛮人可以趁此时换装和处理现场，最后当“本能寺外的人潮冲散了明智军的阵型，大门陷入混乱当中”时一行人趁乱离开。大火在制造混乱的同时，将内室遗留的如假头颅、机关等证据一并烧毁。木质和蜡质的物件在大火高温下燃尽，也能对应最后没找到“尸体”的证词。
